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玲玲著作

       吧中才女玲玲，
学以致用为华教服务(上)

居 住 在 东 爪 哇 谏
义 里 的 才 女 玲 玲 ， 过
去常在<千岛日报>和
〈 国 际 日 报 〉 副 刊 发
表 文 章 ， 我 们 以 为 是
泗 水 华 校 培 育 的 优 秀
人 材 ， 看 到 她 的 著 作
〈 天 籁 铃 声 〉 和 写 给
我 们 的 简 历 后 ， 原 来
她 出 生 在 雅 加 达 ， “
小 时 候 ， 母 亲 在 巴 刹
卖菜、大蒜、红葱—-
， 父 亲 卖 米 ， 以 及 一
大 桶 一 大 桶 的 茶 叶 。
生 活 贫 困 ， 过 后 1 9 5 8

年 曾 在 振 强 学 校 读
初 中 ， 1 9 6 1 年 考 进 在
Kebun Kelapa的吧城
中 学 ， 1 9 6 3 年 高 中 毕
业 。 ” 她 的 父 亲 曾 搬
到 格 达 邦 、 然 后 再 搬
到五脚桥TSS路经营锌
片 饼 干 盒 工 厂 ， 生 活
才有所改善。

1 9 6 4 年 ， 她 与 温
先 生 结 婚 ， 原 来 是 情
投 意 合 ， 但 “ 不 到 一
年 光 景 ， 丈 夫 露 出 真
面 目 ， 我 看 到 了 他 心
情 暴 躁 ， 蛮 不 讲 理 、

大 男 人 主 义 ， 令 人 心
寒 ， 我 料 想 不 到 的 事
多 得 很 ， 从 此 刻 起 ，
我 脑 海 中 有 一 个 定
律 “ 我 嫁 错 了 人 ” ，
但 我 一 直 保 住 我 的 家
庭 ， 我 忍 ⋯ ⋯ 忍 到 今
天 ” 。 这 是 玲 玲 在 〈
天 籁 铃 声 〉 内 一 篇 文
章 “ 梦 断 香 消 四 十 四
年 ” 写 出 的 心 声 。
这 酸 甜 苦 辣 的 人 生 ，
充 满 在 她 书 内 好 多 篇
章 ， 对 年 轻 人 是 一 种
经 验 教 训 。 因 此 ， 香

港 书 评 家 东 瑞 赞 扬 她
的 书 “ 会 感 慨 于 玲 玲
对 写 作 之 认 真 ， 几 乎
是 以 生 命 的 全 情 投
入 ， 我 手 写 我 心 。 “
曾 经 沧 海 难 为 水 ， 除
却 巫 山 不 是 云 ” 的 玲
玲 ， 以 其 丰 富 的 人 生
经 历 和 体 验 ， 与 我 们
分 享 她 的 看 法 ， 充 满
了 豪 爽 和 睿 智 ， 颇 为
难得。”

玲 玲 原 名 是 梁
新 娇 ， 祖 籍 广 东 梅
县 ， 父 母 亲 从 中 国 前

来 吧 城 ， 她 于 1 9 4 3 年
1 2 月 在 吧 城 出 生 ， 在
日 军 侵 略 印 尼 的 动 荡
时 代 历 经 苦 难 ， 战 后
努 力 学 习 ， 喜 欢 阅 读
书 报 ， 并 自 写 书 法 ，
在 从 事 种 种 工 作 中 养
大 三 个 儿 子 ， 并 都 成
家 立 业 ， 晚 年 过 着 潇
洒 的 生 活 。 她 自 已 说
明 ， 2 0 0 8 年 开 始 ， 投
稿 到 〈 千 岛 日 报 〉 副
刊 “ 千 岛 之 花 ” 和 〈
国 际 日 报 〉 耕 耘 版 ，
看 到 自 已 的 文 章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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